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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失地农民市民意识的培育问题

———以合肥市 JLY小区为例

汤夺先，李 遥

( 安徽大学 社会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城市化与工业化导致失地农民群体出现，其通过获得城市户口、进入城市等方式转变为城市居民，但心理
意识、思想观念仍表现为农民意识。在对学术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通过对合肥市 JLY小区回迁农民的调查资
料分析，认为当前失地农民的市民意识普遍较为薄弱，表现为缺乏必要的城市认同意识，没有积极的政治参与

意识，文化更新意识普遍淡薄。运用文化堕距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分析失地农民市民意识薄弱的原因，认为作
为非物质文化的市民意识变迁相对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变迁，城乡二元对立惯性作用带来的城乡居民二元对立

心理意识的持续存在导致了失地农民市民意识的淡薄。提出从增强失地农民自身的主体认同性及加强政府部
门的作用来培育失地农民的市民意识，指出精神文化城市化对于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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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blem of Citizen Consciousness of Lost-infield Farmers
———A Case Study of JLY Community in Hefei

TANG Duo-xian，LI Yao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Abstract: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lost-infield farmers，who turned into
urban inhabitants through living in the city and obtaining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Their psychology
and mind still put up boorish mentality． Based on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study of returned farmers in JLY
village of Hefei，the conclusion was reached that lost-infield farmers had weak civil consciousness in that they
are short of necessary civil identity consciousness and lack consciousness of citizenship and political participa-
tion，and their cultural awareness is weak． Through the theory of culture degeneration and structuralism，the
paper held that lost-infield farmers’lack of civil consciousness was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non-material cul-
ture consciousness filed over change of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inertia of the opposi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
ral areas． It was suggested that lost-infield farmers’civil consciousness should be cultivated by strengthening
principal identity and enhancing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factors since mental culture urbaniz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itizenization of lost-infield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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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征地制度实施以来，失地农民群体规模越

来越大。据统计［1］，目前我国失地农民人口达到
4 000 ～ 5 000 万，而据此速度下去，到 2030 年，占
用耕地将达到 363． 33 万 hm2 以上，失地和部分失

地的农民将超过 7 800 万人。如此庞大的人口群
体在失去土地后尽管获得了一些暂时性补偿，但

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失地农民能否顺利实现农民

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变，能否在生活方式和心理

意识上符合城市要求进而顺利实现市民化，这些

问题直接关系到城市化的战略的实施及我国城乡

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通过对合肥市 JLY 回迁
小区的田野调查资料，总结失地农民市民意识的

状况，尝试运用相关理论进行解释，并指出失地农

民市民意识的培育路径。

一、失地农民市民意识研究的文献回顾
近年来，学术界从多个视角对失地农民问题

进行了研究，但大部分成果都是对失地农民的生

活现状、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补偿、安置、
保障策略等角度进行分析和梳理，局限于经济层

面和短期效益。失地农民市民意识培育属于失地
农民研究尤其是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的一个

重要内容。然而，学术界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来探
讨失地农民市民意识培育问题，只有关于失地农

民市民化的文献中零散谈及此问题。因此，本文
文献回顾的重点就在于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
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事关社会的稳定、经济

的发展，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综观已有
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失地农民的生活状况、面临问
题、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及推进策略等，且多是从城
市立场来开展研究，从失地农民自身层面进行主

位研究相对较少。”［2］尤其是从如何转变农民的
生计方式与生活方式、改变其价值观念、实现其对
城市的文化适应和心理认同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偏

少。已有的研究成果忽视了失地农民的心理转变
和意识转变以及失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
尝试立足于失地农民市民意识的培育角度进行探

讨，以期对失地农民更快的从实质上转变成市民

提供有效的建议和策略。

二、失地农民市民意识的内涵
失地农民和市民意识是本研究的两个核心概

念。在理解这组概念之前，我们先对市民这一概

念进行界定。市民是伴随着城市的出现而出现
的。我们知道最早的城市并非出现在西方，比如
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早期城邦、中
国黄河流域的城市等等，都远远早于西方，但是真

正使得市民具有自由权利的应当追溯至工业革命

之后的西方社会。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民主政治
的建立，使得市民阶层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走了

出来，享有更多的权利和自由，代表了一种新兴的

意识和观念，市民不再是特权阶层的象征，在这种

情况下市民也就等同于国民或者公民，而农民则

仅是指公民群体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群体。因
此，西方发达国家意义上的农民也就是市民( 公

民) 。但是，在西方国家进入工业革命并大力发
展生产力的时候，中国仍然处于封建社会的强盛

时期，封建专制制度对人们具有极大的束缚性，所

谓市民仅仅指居住在城市中的居民，而农民则是

与农业耕种有关的从事农业工作的劳动者。由于
中国未赶上两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导致逐步落后

于世界，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

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束缚着国家的发

展，农民天然与城市居民在地位上和经济上存在

着差距，由此，我国的市民也就不等同于西方国家

的市民。我们认为，在我国，市民是指具有城市户
口、生活在城市社会中的从事非农业生产的群体。
因此，市民意识中的“市民”特指我国具有城市户
口并生活在城市社会中的人群。
失地农民，从字面上理解，指失去土地的农

民。失地农民是特殊的农民群体，在我国城市化
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主动或被动离开长期以来赖

以生存的土地，其身份在农民与非农民之间徘徊。
农民作为一个职业概念，指从事农业生产和取得

经营收入的那部分劳动者; 作为一个身份概念，指

户口属于农村并且拥有土地的那部分人，而失地

农民正是身份上的农民概念和职业上的农民概念

出现巨大偏差的结果［3］; 有研究者认为，失地农

民的内涵即是失去土地，没有保障，没有依靠，徘

徊在城市的边缘，成为“无田、无岗、无低保”的
“三无农民”［4］。还有研究者从农民和市民的关
系上理解，认为失地农民脱离了农业生产，失去了

农民的意义，又无法享受市民的相关保障，失地农

民是夹杂在农民与市民之间的一种身份［5］。综
合以上对失地农民的理解，我们认为，在我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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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农民是指伴随着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被

迫或主动离开土地并进入城市中生活的农民。失
地农民这一群体因为政策或其它原因首先在形式

上和身份上转变成市民，即住进城市社区，获得城

市户口。失地农民从根本上转变成市民，除了身
份和户口发生转变外，还必须在心理、观念与思想
意识层面达到市民的要求，即具有市民意识。
关于市民意识，学界对其有不同的认识，有学

者认为市民意识应当包括政治上的参与意识、经
济上的竞争意识、公共意识等; 有学者［6］认为市
民意识包括独立意识、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民主
意识、责任意识、自由意识、契约意识等; 更有学
者［7］认为，市民意识包括共同生活的规范意识、
不断开拓的创新意识、追求合理的经营意识、重视
传统的文化意识、兼顾整体的个人意识等。基于
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结合本研究开展的需要，我们

把市民意识看成是市民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所应当

具有的一系列基本意识，具体说来包括 6 个方面，
即主体独立意识、政治参与意识、经济竞争意识、
公共事务意识、文化更新意识、契约合同意识。在
考察失地农民的市民意识状况时，我们即从这 6
个层面来展开。

三、当前失地农民市民意识状况的田野
调查

为了解目前失地农民的市民意识现状，笔者

在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JLY 小区于 2010 年
8 月份对该小区进行了为期近 10 天的田野调查。
JLY小区位于合肥市西南部的城乡结合地带。该
小区建成于 2004—2005 年，占地面积 36 932 m2，

共计 11 座居民楼，408 套住宅，全部为原竹西村
被征地农民回迁楼。绿地面积占 43%，配有幼儿
园一个，自行车场一座，运动健身器材若干。据以
上数据可知: JLY小区建成时间距今 5 年以上，失
地农民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适应和转变，并且

有一定的规模，硬件设施条件基本满足城市小区

的标准。因此，从时间、规模、成熟度等方面看，该
小区适合作为研究失地农民市民意识问题的对

象。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式，对 31 例个
案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其中男性 12 例、女性 19
例; 年龄主要分布在 25 岁至 60 岁，其中 25 岁以
下 3 例，60 岁以上 2 例。在访谈过程中，笔者围
绕衡量市民意识的六个维度设计开放式问题开展

访谈式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据此来分

析失地农民的市民意识。

( 一) 3 个典型个案
笔者选取 3 例效度比较高的访谈个案，根据

市民意识的 6 个衡量维度来大致展示该小区失地
农民的市民意识状况。
个案一: 石大娘，56 岁，原 ZX村村民。
6 年前搬到这里来的，就一直住在六楼( 小区

1 号楼 6 楼) ，家里有老伴、儿子、媳妇还有小孙子
( 石大娘指指在旁边草地上玩的约八岁大的小

孩，因为是暑假，小孙子还没开学) 。虽说上面
( 这里指政府) 安排了屋，但我们一家五口就只有

这么两间( 指两室一厅的房子，60 m2 左右) ，后来

就没了地，上面盖了学校。开始莫( 没办) 法( 生
活) ，上面按每亩地 80 块钱给补助，哪够呢，儿子
就借钱买了个翻斗车( 拉货的小型卡车) ，院里

( 小区里) 还有几家也买了。干段时间，上面不给
拉，逮，没法子，偷偷拉……到这边来以后，小区门
口( 信息栏) 也贴了招人的( 指招聘信息) ，但莫

( 没) 法子，我和我老头子干不动了，带小孙子，媳

妇找了个饭店洗盘子的活……不看报纸，哪想起
来看，儿子媳妇回来后累的慌，没那功夫啊……小
孙子上学，还小，不管他，让他学呗，回来也写字

( 指写作业) ，俺也不懂，其它的( 指课外方面) 没

工夫让他学……城里离这远勒，俺天天在家，不去
城里，只是现在莫没地了，没事就在楼下和老吴几

个( 旁边的居民，女性，约 50 岁左右) 闲扯扯，再
就是烧烧锅( 做饭) ……
该段材料中明显的反应出石大娘及其家人主

体独立意识及政治参与意识的淡薄。我们通常所
理解的主体独立意识指市民在人际交往和行为处

事中能否认识到自身的主体性，并能够以一种个

体独立的身份去行为处事，以自身利益作为理性

选择的出发点去建立和处理社会关系，自由地决

定自己的行为等; 而政治参与意识主要指作为社

会公民的市民对自身政治权利( 例如选举权、被
选举权、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权利) 的认知和要
求。从石大娘的叙述中不难看出，政府虽然对土
地进行了补偿，但效果却不甚明显。征地补偿一
方面具有不足性，从土地补偿的价格和石大娘家

人的房屋面积可见在物质补偿的数量上还存在欠

缺; 另一方面具有短暂性，政府并未对石大娘的子

女进行就业安置，其长远的生活无法得到有效的

保障。在石大娘及其家人搬到该小区以来，其子
女一直在为生计奔波，因为没有较好的技术与文

化，只能从事比较低级的体力劳动。石大娘夫妇
作为在农村生活多年的老年人，突然离开了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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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宽广的天地，必然会对小区狭小的空间感到

不适。显然，石大娘及其家人并未认同自身作为
城市人的身份，其思想中仍然把自己当作农村人，

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报纸和电视的新闻，对于

国家大事、政治事件也无暇顾及，对于自身的政治
权利如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更没有清楚的认识。
个案二: 方先生，41 岁，原 ZX村村民。
( 访谈时方先生正在楼下坐着看报纸) 我现

在对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小孩在上初中，爱人闲

着没做事，给孩子烧烧饭什么的。我以前在厂里
上班，现在厂子拆了，自己干土建( 自己承包的土

建方面的活) ，生活过得去吧。平时也比较累，没
事时候就在家睡觉，偶尔看看报纸杂志什么的，了

解点信息嘛，呵呵……以前没搞过什么招聘之类
的，活动有一些，但小区里参加的人不多，对了，今

天社区搞了招聘会，现在还在搞，主要是对社区内

部居民的招聘……这边人过来后( 指失去土地住
到这里后) 大多自谋出路，有到饭店打工的，有去

做营业员的，有做点小生意的……大家都是抱着
干一天是一天的打算，也没想过签啥合同，我的厂

子里也有些员工，以前也不懂要签合同的，现在知

道了，以后慢慢搞吧……以后打算继续做这一行，
目前形势还不错，其它方面没想过，先这样呗。你
看看，小区里的其他人不也是没有什么技术吗，也

没有人愿意去学习什么技术，只能干些体力活。
还好，能够马马虎虎地维持基本的生存……
材料中反映出方先生能够积极主动地自谋出

路，争取自己的利益。但是方先生及该小区居民
的契约合同意识与文化更新意识表现得较为薄

弱。传统农业社会条件下人与人的交往都是一种
熟人的交往，之间的约定主要是口头的约定，很少

上升到书面协议。这就不免出现爽约、毁约的情
况，致使部分人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现代社会
中市民所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即是契约合同意

识，学会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劳动就业时具有自我

保护的法律意识，主动要求与用人单位签订合法

有效的劳动合同。通过方先生的口述得知，小区
居民对有无合同并不关注，其更在乎的是工作的

有无以及工资的多少，并没有想过劳动权益的保

障问题，没有契约合同意识。另外，政府组织了一
些招聘会帮助小区居民就业，但在失地农民的就

业技能培训方面做得非常欠缺。小区居民自身也
没有意识到学习新的文化技能的重要性，而是更

多地依赖原来生活在农村的那套生存技能来谋

生，而那些适合于农村生活的“专业技能”在城市

中几乎没有任何市场。笔者对该小区的调查表
明，大部分失地农民在失地后多从事一些临时性

的工作如打零工或者做小生意，收入不稳定且流

动性较大。而找工作困难的原因则主要包括文化
程度低、专业技能差、年龄大、政府的就业扶助不
到位等等［8］。显然，文化程度低、专业技能低下
是制约他们就业的一个重要层面。而这正是文化
更新意识滞后的重要体现。要想能够在城市中更
好地生存下来，应该随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在智力

投资方面多花点功夫，而失地农民在这方面则非

常欠缺，其缺乏作为城市市民应有的文化更新意

识。毕竟，失地农民原有的农业生产知识已经无
法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时必须学习新的知

识和劳动技能，否则就会被淘汰。
个案三: 刘姐，29 岁，原 ZX村村民。
俺俩口子搬过来后一直也没事干，俺在那边

的饭店做了一段时间，赚的少，这不前两年看学校

门口有好多卖吃的，俺们也想点子做了个小车子，

租了个摊子，“洛”( 指在平板锅上摊饼，这里根据
发音补充的文字) 饼卖，还有炸的火腿肠什么的，

学生们爱吃，一放学就有好多学生过来买，生意一

直都还不错……俺们结婚五年了，小孩小，给他奶
奶带，俺两口子就天天搞这个，收入还不错( 说到

这里，刘姐笑的比较开心，可见生意的确不错)

……小区里还有好多人干这些小生意，都在学校
门口( 说到这里，笔者看到楼与楼之间停了四辆

小推车，车子上的玻璃窗上贴有文字“麻辣串”、
“寿司”、“炸串”等等。后来笔者到小区的其它单
元也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小卖车) ，不干这个没事

干，而且赚钱也不少，一个月能搞个五六千……其
它的俺也没学，也没功夫学，先干个生意呗……小
区的绿化还行吧，基本没人破坏这些公共设施，但

也有把铁板( 小型宣传板) 拿去卖的，不过也少，

现在好些了……
这段材料体现了该小区居民公共事务意识比

较薄弱。公共事务意识主要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
的关注和参与程度，它是社区参与的重要内容和

基本体现，比如对小区内部硬件设施的关注及保

护意识，对于政府或有关部门组织的社会活动是

否经常参加等。居民的社区参与是社区发展的内
在动力，是社区建设的中间环节，其参与程度是影

响到社区建设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失地
农民的社区公共事务参与状况并不乐观，其参与

多为弱参与、表层化、低层次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参与意识非常薄弱［9］。上述材料中透过该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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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区公共设施如宣传板的态度可知，小区居民

的公共事务意识比较薄弱，对小区内部的公共设

施不能做到爱护与关心，其他社区公共事务参与

更少。已有的经验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点。“当社
区举办某些集体活动时，回迁者很少有人主动参

与其中，没有相应的社区参与意识。”［2］经济竞争
意识指市民对于经济利益通过正当手段争取的欲

望和能力。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要想获得更好
的生存以及更多的资源，必须具备经济竞争的意

识，这也是社会进步和发展必备的条件。上述材
料中小区其他居民积极地谋求生路，从做生意、找
工作等方面可看出其具备了初步的竞争意识。然
而，失地农民中的很多人“只能在那种文化要求
不高、科技含量较低、待遇较差、保障较少的次属
劳动力市场从事体力消耗型的低收入行业”［2］的
事实则充分表明他们的经济竞争能力较差。同时
其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做到通过正当手段争取自己

的经济利益，比如个案一中石大娘的儿子拉货卡

车的运营就属于“黑头车”非法营运，个案三中刘姐
在做小生意也存在着违反城市管理规定等问题。
( 二) 对失地农民市民意识现状的简单总结

上述三段材料基本覆盖了 JLY 小区失地农
民目前的生活状况和市民意识现状。通过对所有
访谈材料的整理，我们发现该小区失地农民的就

业类型基本分为三种: 在本地打零工、做小生意、
外出打工。而中老年居民则基本失业在家，做家
务、看孩子是主要的事情等。综观上述材料，我们
认为该小区失地农民虽然具备一定的经济竞争意

识，但这种意识仅仅是一种为满足生存的基本意

识，其他层面的市民意识则表现得比较薄弱。
第一，基本无法察觉自己作为“城市人”的身

份，缺乏必要的城市认同意识。具体说来，在城市
认同方面，失地农民普遍缺乏市民意识，始终以农

民自居［2］。小区居民从 JX 村搬来至此，物质生
活方式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从务农到为别人打

工或者自己做小生意，但劳动性质没有改变，都属

于较为低级的体力劳动，关键是目前的生存方式

没有任何保障。在小区居民眼里，他们和城市人
还有很大的差距，他们不能像城市人那样享受各

类社会保障和从事较好的工作、享受舒适的工作
环境。致使他们没有足够的城市认同意识，对城
市缺乏应有的归属感等。
第二，没有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小区居民

忙于生计，无闲暇时间读书看报，而且大多数小区

居民的文化程度不高，离开土地后无法从事作为

城市居民应当从事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其没

有精力去关注时事政治及参与相关的社区活动。
在日常生活中，失地农民对社区的情况关心较少，

缺乏主动性，对社区事务很少了解甚至不了

解［4］。即便是已有的政治参与则多为利益驱使
型的参与，即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
第三，文化更新意识普遍薄弱。小区居民从

青壮年到中老年基本上没有学习新技能的意识，

既使有一定文化的居民也安于现状，不追求新的

适应方式。这里一方面由于失地农民的自身小农
意识所决定，大多不愿意尝试新的生活方式，抱守

传统的生活观念;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府或者小

区居委会缺乏对该小区失地农民进行相关的职业

技能、文化素质等继续教育培训。

四、失地农民市民意识薄弱的理论分析
通过我们的田野调查资料反映当前我国失地

农民的市民意识非常薄弱，这极大地限制了失地

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以及我国城市化战略的开展。
原因亦是多方面的。笔者尝试借鉴威廉·奥格本
的文化堕距理论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
理论来对此进行分析。
( 一) 非物质文化变迁的相对滞后

对于失地农民的市民意识相对薄弱，我们可

以借鉴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 Ogburn W
F) 的文化堕距理论进行分析。该理论认为，“由
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迁

时，各部分变迁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总
是物质文化先于非物质文化发生变迁，价值观念

的变迁是最难的。”［10］换句话说，“物质文化”和
“非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是不一致的，“物质文
化”往往先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非物质文
化”的变迁具有滞后性。失地农民在市民化的过
程中，虽然其物质层面如衣着、居住、饮食等方面
与城市容易成一致，但深层次的生活方式与生活

习惯、交往方式、心理与价值观念等却与城市有着
较大的不一致［2］。显然，市民意识则属于非物质
文化，是滞后于物质文化的深层次的心理、观念层
面因素。失地农民在迁往小区之前所从事的是农
业劳动，而迁入小区之后其生活方式与生活条件

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物质文化”发生了显著的变
化，但与“物质文化”相对应的“非物质文化”变迁
较迟缓，这种滞后性使得失地农民无法理解城市

生活的文化模式，再加之物质上的贫困，短期内难

以融入城市生活。目前，尽管在农民土地被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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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政府进行了如现金补偿、就业引导、户口转变等
各方面的努力，这些仅仅是个体外在条件的转变，

并不能立刻改变个体的内在素质和文化意识，失

地农民在从农民身份转化为市民身份以及职业转

换为非农职业后，相对应的农民意识也要转化为

市民意识，但这种市民意识的转变要比物质层面

的转变慢得多。
目前失地农民只具有一定的经济竞争意识，

因为其主要和失地农民的生存紧密相连，所以这

种意识表现得相对充分。失地农民在其它五个维
度的市民意识层面则表现得相当薄弱，尤其是政

治参与意识和主体独立意识方面更是不足。失地
农民很少对政治事件进行关注，也较少参与与自

己无关的社区政治事务，其对自我角色认同方面

仍然停留在农民层面，甚至有部分失地农民认为

自己目前的状况不如以前，产生出怀念农村生活

的恋旧情结，产生出抵制城市等反市民化的倾向。
由上述可知，失地农民所关注的仅仅是与自身生

存紧密相关的物质生活方面，比如就业门路、生存
方式等，而对与之相对应的非物质文化层面则不

太关注，这就制约了其市民意识的形成和发育。
( 二) 城乡二元对立的惯性作用

对于失地农民市民意识的薄弱，我们还可以

借鉴结构主义人类学的二元对立思想来进行分

析。著名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大师列维 －斯特劳斯
通过对亲属关系、婚姻制度研究发现存在于其中
的“二元对立”结构，又通过对神话学的研究证明
了“二元对立”也存在于其它文化现象背后的深
层结构中。依据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社会、文
化和制度的背后存在着“二元对立”的结构。“在
所有人类活动的领域中，人类心灵都必然接受结

构的支配。”［11］所谓的结构是指在经验实体之下
存在的一种深层模式［12］。据此理论，我们可以分
析失地农民市民意识薄弱的原因。我国目前存在
着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基于这种城乡二元对

立的经济结构而形成的城乡居民的心理意识等也

存在着二元对立的分野。前者属于表层的结构，
而后者则属于列维·斯特劳斯所一贯强调的表层
结构背后的深层次观念结构。城乡二元对立的经
济社会结构塑造了城乡居民二元对立的心理结构

与价值观念，而失地农民的小农意识在失地农民

进入城市后一直发挥作用，甚至会与城市中的市

民意识发生冲突。
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前，一直以土地为生，

长期以来形成了浓厚的小农意识。列维·斯特劳

斯［13］曾经写道:“人类在其自身的心理思想与历
史的脉络中行动，在其身上不但存在着他以前所

采取过的种种立场，而且还具有一切他将来会采

取的种种立场。”失地农民依赖于自己拥有的土
地使用权，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形成了对土地的

依赖和对自己固有生活方式的认同，农民意识表

现得非常突出，其在生活上求稳怕变，在经济上自

足、患得患失，在文化上保守、不愿更新。相对而
言，城市社会强调竞争，强调快节奏，强调创新等，

完全不同于农村生活。显然，城市社会无论是经
济生活还是观念意识等都完全不同于农村，处于

典型的二元对立状态。离开土地后的失地农民群
体虽然从农村进入了城市，并且在就业、经济生活
逐渐向城市靠拢，但其思想深处仍然是彻彻底底

的农民传统思想。在这种观念意识的作用下，使
得失地农民不愿意离开土地走入城市、不愿意改
变原有的生活模式。失地农民这种完全不同于城
市的价值观念与心理意识一直在他们进入城市后仍

然发挥作用，影响到他们对城市社会的认同与适应。
显然，失地农民群体被迫走进城市社区，接受

身份的转变和生活的改变，完成了从城乡二元结

构对立向城市社会的一元转变，但长期在农村形

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以及价值观念的惯性作
用使得他们并没有实现思想意识的转变，其在心

理深处仍然认同于农村的文化和观念，原有的价

值观等仍然在城市中发挥作用，致使其在城市生

活中面临着心理层面的二元对立，城市生活的要

求和观念与原有的农村生活方式发生了激烈的碰

撞。在城市这一新的生活场域中，失地农民的旧
有心理意识在物质生活无法获得满足后更加固结

与强化，和将要扮演的市民角色所具有的观念意

识发生了剧烈冲突，城乡二元对立的经济社会结

构作用下形成的城乡居民的二元对立心理意识之

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这既是失地农民受农

村生活影响下形成的农民心理意识在城市中的惯

性作用，也是农民心理意识与城市居民心理意识

对立的必然结果。因此，必须让失地农民的农民意
识让位于市民意识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其市民化。

五、失地农民市民意识的培育方式
我们认为，对失地农民的市民意识培育可以

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加强宣传教育，培养失地农

民作为城市居民的主体认同感; 二是解决失地农民

当前面临的许多问题，比如贫困问题、就业问题等，
为失地农民市民意识的培育提供必要的条件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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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培养失地农民作为市民的主体认同感，

消除心理不适问题

认清自己的身份和角色是我们作为社会人参

与社会生活的关键所在。失地农民，不可能在朝
夕之间认识到自己现实的身份以及与其身份相联

系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因而不可能有效地履行

自己作为市民的职责以及享受自己作为市民的权

利。因此，必须引导失地农民的观念转换，让他们
认识到自己的市民身份并帮助他们理解市民与农

民的区别，使他们从传统的小农意识中摆脱出来，

形成城市主人翁意识，明确自己所扮演的市民角

色。通过宣传教育，培育失地农民的市场意识、民
主意识与权利意识、维权意识与法制意识，树立体
现城市文明的规则意识、卫生意识、生态意识以及
城市人际关系意识、城市公共生活意识、城市文化
意识等等，真正完成身份角色的转换［2］。当然，
失地农民还存在一个心理适应的问题。失地农民
从拥有土地到失去土地，从农村走进城市，其在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普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心理不适

应，主要体现为安全感缺失、生存危机感、工作挫
折感、心理失落感、被歧视感、心理上孤独感、内心
的不安宁感、情感压抑等［14］。政府和社会大众应
该给予失地农民以高度的关注，同时失地农民自

己进行与城市社会生活一致的自我调适，这样才

能在新生活空间建立起新的社会支持网络最终实

现心理适应与认同。另外，还要促进失地农民的
继续社会化来实现其价值观念的转变。这就需要
改变或放弃原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
式，培养新的价值观念生存技巧以适应环境的改

变。失地农民突然离开土地进入城市让他们无所
适从，不免会引起内心不适甚至心理恐惧，缺乏新

的生活技能和文化知识，对未来产生茫然的感

觉［2］。具体说来，通过社居委工作人员、政府相
关部门对失地农民进行一定的心理疏导，在失地

农民群体中进行城市生活方式和技能的宣传和教

育，帮助其消除不适感，认清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通过加强教育引导工作，才能逐步帮助失地农民

形成清晰准确的主体身份认同。
( 二) 了解失地农民的内在需求，解决其现实

生活问题

通过相关部门与失地农民进行沟通，了解其

内在需求，发现其迫切需要解决的生活问题。相
关部门诸如居民委员会、地方政府应当成立专门
小组，有目的有计划地与失地农民进行交流，了解

当前所辖社区失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态度，

尽可能地了解失地农民在物质和非物质层面之需

求，总体上制定失地农民从农民转向市民的计划

和策略。失地农民市民意识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
工作，需要相关部门增进对失地农民的了解，建立

互相信任关系。不仅如此，还应在社区居委会的
组织和配合下，在失地农民群体中成立专门的组

织，反映失地农民群体的困难和问题，表达失地农

民意愿及诉求，做到及时与居委会、政府及相关部
门沟通，在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失地农民之间架起

一座信息沟通的桥梁，完善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

渠道。
了解其利益需求问题后，还要帮助失地农民

解决其关注的如就业、保障等相关问题。最关键
也是最显效的两点便是健全就业机制和完善社会

保障机制。解决失地农民市民意识转换的突出问
题，关键还在于推动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就业不
仅能为失地农民提供生活保证，同时有利于社会

的稳定。具体说来，政府可以通过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提升失地农民劳动技能; 颁布有利于失地农

民就业的政策、消除就业中的用工歧视; 扶持农民
自主创业、建立农民自主就业服务制度等措施来
完成［2］。建立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实
现社会保障的均好化以及适度倾斜，社会保障制

度首先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和必要的发展权，

体现出均好化的倾向。根据失地农民的特殊情
况，社会保障体系中应该向他们适度倾斜，为其增

加受教育和参加培训的机会［2］。为失地农民解
决生活上的后顾之忧。
总之，失地农民市民意识的培育是失地农民

市民化的核心问题。失地农民的规模与我国城市
化的速度密切相关。之前学界对于城市化的研究
往往只注重速度，忽视了城市化的合理性。与西
方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人口涌入城市的速度要

更快［15］。目前，人口从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是我
国城市化的一个标志，但被重视的只是数量和物

质层面，忽视了精神文化层面即忽视了失地农民

市民意识的培育与转变。我们认为不妨使用“精
神文化城市化”一词来描述农民向市民转变过程
中心理意识层面的转化过程，希望在未来的城市

化进程中，社会各界能够更加关注非物质层面的

转变，将我国城市化引导至一条合理的适度的健

康的轨道。当然，实现失地农民的真正市民化，必
须“构建出物质与精神文化两个层面并行、外在
资格与内在素质同步市民化、突出文化适应与心
理认同的崭新的失地农民市民化模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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